
毛泽东、刘松林、毛岸英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毛岸英的 

结发妻子刘松林，打开了她回忆的 

闸门，畅谈了她与毛岸英的相识、 

相知和相爱。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日 

子虽然短暂，但他们互助、互勉、 

互慰，既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患 

难与共的朋友、生死相依的恋人。 

刘松林虽然年近七旬，但思路 

敏捷，尤其是谈及毛岸英的往事， 
一 件件、一桩桩，仿佛就在眼前， 

清晰可见。 

毛岸英6岁以前与母亲杨开慧 

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后来杨开慧被 

捕，毛岸英随母亲一起入狱。l930 

年，29岁的杨开慧在长沙牺牲 

后，毛岸英就与弟弟毛岸青开始了 

长达六年的流浪。刘松林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与毛岸英在影院看电视 

《三毛流浪记》时，毛岸英触景生 

情地说，我与三毛相比，除没有给 

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没有偷东西两点 

外，三毛所吃的苦我都吃了。因 

此，到苏联后，毛岸英觉得他是从 

“地狱”进了 “天堂”，十分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1946年，他从苏联回国后， 

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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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特殊，而是服从父亲的安 

排，进入了中国的 “农业劳动大 

学”，参加了山西省的土改和山东 

省的土改复查工作。 

刘松林至今仍保存着两本毛岸 

英参加上改工作时的心得笔记。从 

中可以看出，毛岸英对劳动人民的 

感情很深很真挚，对工作做得很细 

很认真。他曾说过，在划分成分 

时，对于谁该划为富农、谁该划为 

中农都要经过再三核实、审查，尽 

量将工作做得细而又细。他曾写信 

说，他时时不能忘记自己是毛泽东 

的儿子，感到压力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随毛泽 

东进了北京。他没有安享宁静、舒 

适的机关生活，又进入北京机械总 

厂，任厂党总支副书记。抗美援朝 

时，他就是从工厂赴朝参战的。在 

他短暂一生中，工、农、兵全干 

过，所以有人说他是中国青年的榜 

样。 

毛岸英 1950年 1 1月25日不 

幸牺牲。而三年后刘松林才得知这 
一 噩耗。刘松林回忆说，尽管三年 

中我只收到过岸英的一封信，心中 

也有疑惑，但我时刻记着分别时他 

对我的叮嘱。 

那是 1950年 l0月 14日，我 

在医院做阑尾炎手术，他来看我。 

开始什么话也不说，许久才说他要 

出差，如果我收不到他的信不要着 

急。我问他到哪里去，他只回答说 

是很远的地方。他看我的眼神是那 

样的恋恋不舍。我让他多呆一会 

儿，他还是匆匆地离去了。他心里 

很清楚，在我们结婚一周年前夕的 

分别意味着什么，但他为了不让我 

担心，还是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 

多问，因为在战争年代，分离是经 

常的，保密也是革命的需要。他I临 

走给我提了三条要求：即不管遇到 

什么情况都要完成学业，每个星期 

都要抽空去看望父亲，替他照顾好 

弟弟岸青。我含泪一一答应。谁知 

这竞成了我们的永别。 

刘松林说，我和岸英是 1946 

年相识的。那时他刚从苏联回到延 

安，我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 

和他只是兄妹相称。因为 1937年 

我刚到延安时演过一个叫 《弃儿》 

的话剧，我在剧中扮主人公弃儿。 

演完后主席从台上把我叫来，询问 

了我的情况后认我为干女儿，从此 

我就和主席以父女相称。1948年 

我和岸英相爱了。但由于他是毛泽 

东的儿子，又是洋学生，对他的爱 

我心存疑虑。他得知后对我说： 

“我的母亲为革命牺牲了，你的父 

亲也为革命牺牲了，我的父亲在为 

革命工作，你的母亲也在为革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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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 
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专职译员朱彤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 

朱镕基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 

举行了两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两位 

领导人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充满 

睿智和自信的回答，使在场的所有 

中外记者以及收看电视转播的观众 

折服。但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坐 

在他们身边，嗓音甜美、应付自如 

的年轻女译员。 

随着她在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翻 

译席上的频频出现，人们越来越想 

知道——她是谁?是怎样有幸成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的? 

由于她对传媒的 “兴趣”与公 

众对她的关注成反比，她委婉地拒 

绝了所有采访，所以，我们始终难 

以对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直到我 

们采访了她的老师——曾在我国驻 

外使馆长期从事口译工作，时任外 

交学院副院长的褚广友教授，才有 

幸撩开她的 “面纱”——朱彤，外 

交部翻译室副处长，1999年首届 

“中国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中的 

惟一女性。 

1968年，朱彤出生于北京， 

父母都是资深的外语专家。 

1986年，朱彤从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实验中学考人外交学院英语 

系。 

在褚广友印象中，朱彤是一个 

“小瘦孩，从不迟到早退，很文 

雅，对学习抓得特别紧。她聪明不 

外露，是属于 “悄悄”拔尖的那一 

种。她在班上表现很突出，口译能 

力更是比别人高出一块。 

大学毕业后，朱彤被分配到外 

交部翻译室工作。赶巧的是，那一 

年，联合国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为 

其培训同声传译人才，朱彤有幸进 

人了这一只招 l0名学员的联合国 

高级口译翻译班。在联合国培训班 

学习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除了三顿 

饭外就是戴着耳机、抱着录音机听 

磁带。而且，不光只用耳朵听，还 

要一边听一边将英文译成汉语，让 

嘴和耳朵同步。朱彤说，自己的听 

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有时一天练 

十多个小时之后，耳朵和嘴都感到 

麻木了。 

1993年，朱彤以优异成绩从 

联合国培训班毕业，重新回到外交 

部翻译室工作。此时的她已在英语 

水平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重回外交部后，朱彤意识到， 

做一名外交部的译员不同于一般翻 

译，需要随时了解国家的大政方 

针，尤其是外交政策。于是，她就 

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政治学习兴 

作；我八岁时随母亲坐牢，你十岁 

跟母亲住监狱，所以我们的根是相 

连的。”经他这么一说，我的疑虑 

打消了，我认为他心胸坦荡，诚实可 

依。1949年 l0月15 H我们举行了 

婚礼，新房是李克农的办公室，毛主 

席作为父亲送我们的惟一礼物是他 

参加重庆谈判时穿过的一件军大 

衣。婚后我们相敬相爱，他工作，我 

学习。 

谈起毛岸英牺牲后的情况，刘 

松林深情地回忆说，当我得知岸英 

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 

绝。毛主席从我妹妹邵华口中知道 

这一情况后，决定让我到朝鲜给岸 

英扫墓。1959年，毛主席用自己的 

稿费买了往返车票，并交待我们要 

私事私办，不要打扰朝方。我们遵照 

毛主席的叮嘱，过去后就住在我国 

驻朝鲜大使馆。因为我们坚持不打 

扰朝方，所以由朝方妇联负责人出 

面接待了我们。当我面对着亲人墓 

碑时，伤心之情难于言表。回国后我 

就病了，一病就是四五个月。毛主席 

得知后给我写 一封信，告诫我“毅 

力为主，药物为辅”。以后我就慢慢 

地坚强起来了。1985年和 l990年 

我又曾两次赴朝为岸英扫墓。 

谈到去年7月份的第四次赴朝 

扫墓，刘松林说，这次扫墓的心情和 

第一次差不多。一是因为今年是岸 

英牺牲五十周年，二是由于我的健 

康原因，担心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 

给岸英扫墓了。因此，当我第四次面 

对他的墓碑时，心里特别难过，只想 

和他多呆一会儿，哪怕多呆一分钟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值得高兴的是，回来后经过确 

诊，我的健康没有问题。这样，我就 

又有给岸英扫墓的机会了。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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